
神农氏 我为您焚一炷香

姚化勤

������五彩鸟来了
衔 5 枚草穗
驮 5 道金光
绕着一位叫“石年”的汉子
“谷谷……”连叫 5 声
又飞向了远方

汉子正愁锁双眉

哦 野果少了

狐兔少了

眼前依旧的天迥地荒

再去哪儿采猎食物呢

饥饿 饥饿开始

吞噬起人们

凶如残暴的虎狼

尝过千百种植物

踏遍了荆棘榛莽

几多跋涉的艰辛

几多中毒的危亡

他九死不悔

此刻捡起鸟儿衔来的草穗

再一次品尝

突然 汉子笑了

笑得从未有过的自豪舒畅

接着 灵机一动

小心翼翼地捻下草籽

种在这五谷台上

于是 先民们结束了

茹毛饮血的历史

一个农业文明的民族

栉风沐雨

开始茁壮地成长

五千年后的今天

我来到汉子播种五谷的地方

顿觉一种精神扑面而来

收获的不仅仅是五谷飘香

哦 石年———不

神农氏

我明白了

后人们为什么把您

当神敬仰

我不信神

可是 作为您的子孙

我也要虔诚地跪下

为您焚一炷香

家乡的杏树林

张效敏

小时候，在我家乡村庄的东南角有
一片杏树林。 杏树林在我们村寨墙的遗
址上栽着， 其中一半是我姨姥姥家的。
那个地方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
之处，那里承载着我童年、少年时许多
美好的回忆。

每到春天，白色、粉色的杏花次第
开放时， 那里就会呈现出一幅幅花团
锦簇的美丽画面。 但每当走到杏树下，
却无心欣赏这美景， 只一心想着这一
朵朵杏花快点变成一颗颗酸甜的杏

果， 想着想着心中就充满了憧憬和希
冀。

在一天天的期盼中杏花落了，小杏
果慢慢长大了，每当走到杏树下，就眼
巴巴地看着，馋得嘴里直流酸水，恨不
得盯下一颗来。 杏儿长得有鸽子蛋那么
大时，姨姥姥便会整天坐在杏树林里一
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看护杏果了。 我家
的兄弟姐妹多，所穿的衣服、鞋子都是
姨姥姥那时在杏树林里看护杏果时给

我们做的。

趁姨姥姥不注意的时候，会有调皮
的孩子用弹弓偷偷地打。 打落的杏果伤
痕累累， 掉到地上时已经摔得不能吃
了，但仍被孩子捡起吃掉。 我们最盼望
的还是刮风、下雨天，每到那个时候，杏
树林下就会落一些杏果。 小伙伴们顾不
得风刮雨淋，争先恐后地抢拾刮落的杏
果，吃一口酸掉牙。 那时候，家里穷，没
有零食，能吃上酸酸的青杏果，那也是
最好吃的美味了。

好不容易盼到杏儿成熟了，那一树
树的金黄真是馋醉了孩童的心， 也馋
醉了麻雀、斑鸠那些鸟儿的心，最熟的
杏果往往会被啄得千孔百疮。 这时，姨

姥姥就会在树上挂上彩旗 、 布条 、假
人，恐吓那些鸟儿。 姨姥姥家的杏儿成
熟采摘后就东家一捧、 西家一瓢的都
送了人，那时候，整个村庄都能品尝到
我姨姥姥送的杏果。 因为我们家兄弟
姊妹多， 每年她都会给我们家满满一
大篮子，让我们好好地解解馋。 我们会
挑熟透的先分吃了，然后，有点生的再
放几天， 但往往放着放着就不知被哪
个馋嘴的孩子偷吃了。 回味那时的杏
果那才叫一个香甜，如今，再也吃不回
那时的味道了。

杏果吃后，留下的杏核成了孩子们
最好的玩具，我们三三两两在杏树林下

玩弹杏核的游戏，有时候能玩得忘记了
回家吃饭。 杏核被玩磨得锃光发亮，至
今我仍然保存着一颗杏核不舍得扔掉，
每每拿出来看看它，又仿佛回到了童年
时光。

如今，斯人已逝，我的姨姥姥已去
世多年，杏树林也已经被砍伐殆尽，昔
日高高的寨墙也被夷为平地， 被村民
建了房屋、堆上了柴草，只有那被挖得
千孔百疮的寨河在无声地诉说着往

昔。 但每每再走到那个地方，杏树林的
记忆仍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恍如昨
日一般。

又到了一年杏花盛开的时节，再次
回到家乡，欣闻家乡的村庄规划编制正
在征求意见。 大多数村民希望修复寨
河，形成贯通的水系，并在寨河边种上
杏树，打造生态宜居的村庄。 也许，不久
的将来，我再回到家乡时，又能看到家
乡的杏树林了，又能在杏树下给孩子们
讲讲他们太姨姥的故事，又能讲讲我们
童年、少年时的趣事了。

梦都不敢梦
董雪丹

扯着五岁的我， 抱着三岁的弟弟，
胳膊上挎着一个大包袱，妈妈踏上了漫
长的行程。这是 1978 年的麦收之后，妈
妈从河南省沈丘县一个叫张庄的小村

出发，目的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她要先步行到离小村 6 里地的一

个集市， 去坐唯一一趟通往沈丘县城
的汽车。 然后，再从县城去漯河，赶晚
上 8 点多的火车。 这样的行程，从 1972
年开始， 婚后的妈妈每年在麦收之后
都会走上一趟。 因为爸爸在部队，她要
去探亲。

后来，她带着孩子从小村出发去坐
车的这一段距离，总会有亲友帮忙拉着
架子车送送， 孩子和行李在车子上，妈
妈走着。 到了沈丘县城之后，如果赶不
上去漯河的车，她就找个席子带着我和
弟弟在县城的汽车站坐一夜，第二天一
早再去漯河。

到了漯河，她要现买火车票。 如果
买不着，就得等第二天。到了北京，要签
字转车，能顺利签上，当天就可以走，没
有签上，只能再等一天。说起这些往事，
她说得轻松而又理所当然。

我想了想，妈妈抱着半岁的我第一
次去牡丹江时，她 24 岁，是我女儿此时
的年龄。再后来，她每次出行，都会带着
我和弟弟。

我在心里还原了妈妈口中描述的

场景：炎热的夏天 ，2000 多公里 ，赶得
巧也至少要三个白天、火车上两个夜晚
的行程，一个 20 多岁的女子，带着两个
小孩子，还要带着生活必需品，甚至没
有一个可以背的双肩包……该怎么走？

妈妈明明说了她的带法，我还是觉
得换作是我，有些无能为力。 只能自我
解嘲地想，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妈妈经历的又何止是这些？火车没
有空调，中午的车厢里有多热？ 妈妈的
回答很简单：“那时候谁知道啥是空调
啊，想也想不到啊。”一个人带着两个小
孩坐硬座， 怎么度过火车上的漫漫长
夜？ 妈妈说：“那时候出门，总会遇到好
人，会让一个长坐给咱们，我让你俩一
人睡一头，我坐在包袱上看着。 有一回
在火车上我看你弟弟的脸可红，一摸可
烫，发高烧了，就找乘务员要了两片药，
吃了就好了。 ”

她叙述的语气很平常、 很自然，我
却不胜唏嘘，打心眼儿里心疼年轻的妈
妈。 她却不以为意，继续轻松地说：“那
时候的人吃苦吃惯了，也不知道啥是苦
了。 我跟你爸刚结婚的时候，堂屋低得
进屋都得弯着腰。 有一年，从东北回来
之后，也就是七八月吧，正吃着饭，下起
了大雨，我们只能捂着头，用盆啊桶啊
接着。 屋里没有好地方，水没到脚脖子
深，最后只能站到门口，因为上面有根
檩条子可以挡雨。 那时候我就想，能有
间自己的房子不漏雨，就好了。 你看现
在，不光有自己的房子住着，还有个小
院能种菜种花。 ”

说到这儿，妈妈有一种深深的满足
感挂在脸上。爸凑过来问她：“你做梦能
梦到现在这样吗？ ”她由衷地感叹：“做
梦都不敢梦啊！ ”

爸调侃：“最多也就敢梦到个白面
馒头吧！那时候说一个人懒，不干活，会
说：‘一把柴火不拾，你烧啥？ 烧气！ ’你
看现在，真的能烧气！ 原来咋也梦不到
会有液化气、天然气可以烧啊！ 那时候
说一个人能，会说：‘能啥？ 能飞到天上
去？ ’ 现在真的可以坐飞机到天上去
了。 ”

妈接过话，对着我说：“是哩！ 那时
候谁能想到不扇扇子也能凉快啊，做梦
也梦不见会有空调啊！我还记着随军之
后，1979 年吧， 你爸用工资加稿费，一
共 395 块钱， 给咱家买了一个 14 寸的
黑白熊猫电视，把你俩高兴的啊。 谁能
想到后来电视不光可以带颜色，还要多
大的都有！你看现在，谁还稀罕电视啊，
电脑、手机都是想看啥就看啥！ ”

越说越激动的爸妈，开始商量着再
回一趟牡丹江， 看看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 于是，我和他们一起计划了一下行
程。我说：“可以开车先把你们送到新郑
机场……”爸爸抢过话头：“从周口坐高
铁直达机场， 用不了一个小时， 更方
便。”我接着说：“我查了一下，从郑州到
哈尔滨， 坐飞机只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哈尔滨到牡丹江，高铁班次很多，一个
半小时左右。 ”妈妈很感慨：“那现在从
咱家出发，只要一个白天，就能到牡丹
江了？！ ”我答：“当然，轻轻松松就可以
到了。 ”妈妈又一次感叹：“真是做梦也
想不到啊！ ”

建党百年感怀

苏大兴

镰刀斧头红旗展，
中共成立整百年。
千锤百炼铸党史，
中华儿女代代传。

治国理政搞党建，
反腐倡廉全民赞。
国富民强呈盛世，
民族复兴定实现。

咏校园月季

王如

����������������一

月季朵朵花海洋，
花儿点头风飘香。
蝶舞蜂飞花间露，
青青校园春意盎。

二

月季芬芳品万种，

四季常开花色浓。
纵使牡丹国色美，
花开花落有几重？

三

最美人间五月天，
花开富贵满校园。
月季绽放朝霞色，
青青校园花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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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树林
胡新春

������穿灰布军装的部队进村时，太阳
已经掉进李小庄西边的柏树林里 。
部队来得突然 ， 村里人辨不出这是
哪支部队，家家大门紧闭。 当兵的都
集在巷子里 ， 背靠墙根坐在地上休
息。

土根家的院子没有门 ， 进来几
个人，领头的是个大个子 ，操着外地
口音，喊了声老乡 ，走到堂屋里 。 土
根瘫了的爷爷躺在床上 ， 黑瘦脸上
的皱纹紧了紧，没敢说话。 站在一旁
的土根却不害怕 ， 大声问 ：“恁是干
啥哩？ ”

来人看起来挺和气 ， 对土根笑
了笑 ，说 ：“别害怕 ，小兄弟 ，我们是
打老蒋的部队，在这里住一夜就走 。
想请你帮个忙 ， 去跟老乡们打声招
呼。 ”

土根打小没娘，两个哥哥都被邻
村的土匪头子陈三刀拉了当壮丁，卖
给了胡宗南的部队， 至今生死不明。
哥哥走后，爹就死了，葬在柏树林里。
土根在心里恨透了老蒋。

土根领着大个子军人挨家挨户

敲开了门，说这是自己人的部队。 大
个子军人告诉土根他姓黄， 是排长，
他们一共来了一个连，要在这里阻击
敌人， 掩护前头的大部队过沙河，再
到大别山打老蒋去。

“敌人啥时候来？ ”
“最快也要到明天中午。 ”
“来多少人？ ”
“有一个团吧。 ”
“团里头人多还是连里头人多？ ”
黄排长笑了， 说：“真打起来，咱

们一个连比老蒋一个团都厉害。 ”
天擦黑时，黄排长带的二十几个

人进了土根家的院子。 黄排长客气地
找土根借来扫帚， 把院子打扫干净，
又问土根能不能用用堆在院角的麦

秸。 土根已经喜欢上这个大个子，感
觉他就像自己的大哥。 土根帮他们抱
来麦秸，均匀地铺在地上 ，看他们把

铺盖卷在麦草上展开。
有三个战士在院子里支灶做饭，

土根也把早上吃剩的两块红薯放在

锅里馏。 土根正烧火，一个小个子战
士进了灶屋， 看年龄跟土根差不多，
在屋里瞅了一圈，然后盯住地上一个
黑糊糊的陶罐子 ， 说 ：“这个拿去用
用，烧水给同志们喝 。 ”说完弯腰去
抱。

土根连忙护住：“这可不中，这是
俺爷从坑里扒出来的， 是个老古董，
用多少年了，恁别给俺摔碎了！ ”

小个子战士不屑地说 ：“不就是
个破罐子吗，用了就还你。 ”

土根就有点生气 ， 紧紧抱起陶
罐，不再搭理他。 外边还等着烧水，小
个子战士急了，又高声说了几句。 黄
排长闻声过来， 训了小个子战士，拉
他出了灶屋。

土根端着馏熟的红薯给爷爷送

过去，刚走出灶屋，听见黄排长喊他。
黄排长站在冒着热气的大锅前，盛了
一大勺炒鸡蛋放进土根碗里，让土根
和爷爷吃。 借着火光，土根看见炒鸡
蛋刚刚盖住了锅底。

土根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吃鸡蛋

是在什么时候了。 吃过鸡蛋的土根拿
起锄头，跟黄排长他们到村西头连挖
了两条战壕。 土根跟小个子战士在一

处挖，两个人较上了劲 ，都不想输给
对方，出了一头热汗。

战壕外面， 就是那片柏树林，林
子里密密隆起的大土堆，是村里几辈
人的坟头。 黄排长跟着土根在林子里
转了一圈，说：“这真是个好地方啊！ ”

村里人都被告知，天一亮就要离
开村子，躲到村东五里外有寨墙的张
集去。

土根醒来时 ， 院子里不见一个
人，地面被打扫过了 ，麦秸又堆到了
墙角。 土根记得黄排长的话，要背起
爷爷随村里人走。 爷爷却不愿意，说
土根背不动他，他一个瘫子 ，让枪打
死好了，死了就不拖累土根了。

日头升上院墙后，土根来到村西
头，在柏树林里找到黄排长。 黄排长
问他咋还没走，土根说他要留下来陪
爷爷。

黄排长劝过土根，最后说：“那两
道战壕就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敌人要
想进村，除非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你
就躲在屋里头，千万不要出来。 ”

枪炮声响起来时，八月的日头正
挂在树梢。 土根忍不住爬上墙边的一
棵大榆树， 望见柏树林里硝烟弥漫，
从坟头上升起的黄尘搅动着柏树枝，
像刮起一场旋风。 再远处，是黑压压
的人群，站起来又趴下。 土根将脸紧

贴着树干，手指头抠下一块一块老树
皮 ， 他终于明白连和团有什么不同
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土根看见一
群人从柏树林里撤出来 ， 跳进战壕
里。 跟着，一枚枚炮弹也打了过来，烟
尘漫天，只听见密集的枪声 ，看不见
人影 ， 更看不见黄排长和小个子战
士。

太阳往西天移了，枪声还没有停
歇。 土根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溻湿，他
却只感到身上阵阵发冷。 这时，土根
听见一声怪响，在纷乱的枪声中显得
分外分明，接着看见在东南方向的天
空悬起明亮的火球。

从战壕里跃起一个个战士，绕过
村子，朝火球的方向去了。 过了好一
会儿，才看见深黄色的人群汇集在战
壕外的空地里，又迟疑一阵子 ，才跟
过去。

稀稀疏疏的枪声远去，后来完全
听不见了， 土根从树上出溜下来，脚
落地时，一阵眩晕。 他两腿发颤，一步
步朝村子外面走去。

战壕已经被炸得看不出形状，一
个个倒伏在坑沿和坑道里的人，身上
都盖着黄土。 土根找到了大个子黄排
长，在他身边，是小个子战士。

土根蹲在地上，抱着头哭起来。
村里人回来后，含泪把战士们的

遗体就地埋在战壕里。 一共埋了三十
二具，另外两具 ，土根在乡亲们准许
后，埋进了柏树林里。 土根说，黄排长
昨晚上说，咱村这片柏树林是块风水
宝地。

土根还把家里的陶罐子，跟小个
子战士埋在了一起。

�望海潮·周口
吴敬

������豫东名镇，三川交汇，周家渡
口繁华。 商贾往来，多方会馆，客
人乐此安家。有道德书嘉，伏羲氏
文化，远古皇娲。 唱晚渔歌，龙湖
深处有鱼虾。

沙河两岸芳华，鸟语杨柳绿，
吟赏烟霞。 莲叶染香，槐花傲艳，
妙哉难以言夸。春雨润新芽，豪迈
高步跨， 快马鞭加。 行稳才能致
远，大道致天涯。

庆庆祝祝建建党党 110000周周年年
““百百年年恰恰是是风风华华正正茂茂””征征文文作作品品选选登登

初心的光芒照远方
刘祥华

还很小的时候，我和弟弟就有了
“远大理想”，弟弟的理想是将来每天
都能吃上油条，油条就是他梦寐以求
的奢望。 我比弟弟大两岁，我的理想
自然要比他“远大”，我的理想是能改
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走进
城里吃上“商品粮”，“商品粮”就是我
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

现在细细品味起来，这个理想就
是初心，这个初心就是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油
条”就代表了富有，“商品粮”更是“国
字号”的铁饭碗，除了富有还代表着
尊贵。

多少年来，初心一直像一座光芒
四射的灯塔， 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指
引我人生的方向，不断激励我奋发向
上。

1981 年 10 月 ，我怀揣梦想应征
入伍， 面对军旗 ， 我第一次举起右
手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我应尽的义务 ，

为了负起革命军人的神圣职责 ，我
宣誓……”从此，我从一个普通的农
村学生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从
懵懂和无知慢慢懂得了许多革命的

道理。 我的初心也随着对世界的感
知，由骨感变得丰满，由梦想变为实
践。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旧中国，
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外国
列强的掳掠， 挣扎在死亡线上。 “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
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是无
产阶级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 为了中国的前途命运，毛泽东
和他的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寻求初

心，在弥漫硝烟中坚持初心，在雪山
草地里践行初心，是他们用血肉之躯
担当了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他们用视
死如归的勇气挺直了中华民族的脊

梁。

这时候 ，我才知道 ，自己儿时的
所谓初心相比军人的职责是多么渺

小、多么稚嫩。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
海，才能永不干竭，一名军人，只有把
自己的理想小船放在军人绿色的海

洋里，才能远航。
1984 年 10 月， 我光荣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我第二次举起右手，面对
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一切，永不叛党。 ”一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为了初心，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用汗水和泪水，用鲜血和智慧，在苦
难中毅然奋起、 在奋斗中赢得未来，
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伟大梦想。
我的初心也通过实践慢慢变成

了现实，1985 年军校毕业成为一名党
员干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已成为我和全体共产党
人共同坚守和为之奋斗的初心。

1998 年 10 月， 我从部队转业到

周口市检察院工作 ， 第三次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恪守检察职业道德，维护公平
正义，维护法制统一。 ”维护公平正
义，维护法制统一，又一次成为我和
所有检察人的初心。

我很自豪，因为我的初心渐渐与
党心、军心、检心融合在一起，并在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得到统一和升

华。 我很骄傲，因为我的初心在党和
人民的怀抱里彰显，我的使命在共和
国的大厦上闪光！

不念过往，不谓将来，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不管作为军人、检察人，还
是一名普通党员，只有坚持初心才能
实现梦想。 有些人忘记了初心，迷失
在路上，有些人背离了初心，陷落在
泥塘。 真正的不忘初心还是那句老
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负芒披苇、披荆斩棘 ，坚持
到底，勇往直前。

◎ 小小说


